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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赫魯曉夫的偏袒，毛澤東表情嚴肅
　　四十多年前，在祖國西部邊疆，曾一度狼煙四起、風聲鶴唳。印度政府置中印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于不顧，悍然挑起一場大規模侵犯中國領土的戰爭。中國政府被迫進行了一場短促而有限的自衛反擊戰，全勝收兵。自此以後，西部邊疆保持了數十年的相對穩定。當年在中國最高指揮部，毛澤東主席親自指揮了這場反擊戰。當戰斗硝煙漸漸散去，西線恢復平靜，毛澤東回首戰事，不僅感慨道：“這一次我就參加了。總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軍委的同志，我們都參加了，我們是在北京，沒有上前線就是了。”
	


　　凡事總有一個過程。中印邊界沖突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早在建國之初，即便在中印關系最友好的年月里，印方也有過一些不友好的舉動。1951年，印方乘中國抗美援朝，無暇西顧之際，搶占了中印邊境東段“麥克馬洪線”以南的9萬平方公里中國領土，接著又占領了邊境中段部分中國領土。得知消息後，毛澤東出于對中印的傳統友誼和根本利益考慮，對印方的尋釁滋事一直保持克制和忍讓態度。1954年10月尼赫魯總理應邀訪華，受到中國政府的隆重接待。毛澤東對尼赫魯談中印友好的同時，也談到兩國間的分歧，當面表示：“朋友之間有時也有分歧，有時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紅耳赤，但是這種吵架同我們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質上的不同的。……中印簽訂了關于西藏問題的協定，這有利于消除引起懷疑、妨礙合作的因素。我們共同宣布了五項原則，這也是很好的。”毛澤東心中十分清楚：“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于美國，西方又樹敵于印度。我們不能有兩個重點，我們不能把友人當敵人，這是我們的國策。幾年來，特別是最近兩三個月，我們兩國之間的吵架，不過是兩國千年萬年友好過程中的一個插曲而已。”毛澤東親筆寫下的這段話，于1959年5月間通過中國駐印度大使潘自力轉達給了印度方面，等于向印度交了“底”，目的就是一個，希望印方自重，和平共處。
　　但是印度當局對好言相勸置若罔聞，短暫的沉寂之後，又開始了新一輪蠶食中國領土的行動。1959年8月25日，在中印邊界東段的朗久發生了雙方軍隊的第一次武裝沖突。10月，印度又在西段挑起了空喀山沖突。
　　一向視領土為血肉的毛澤東不能再沉默了。盡管中甦關系已經惡化，他還是願意向他們客觀地通報情況，以便得到他們的理解。
　　10月2日，中甦領導人在中南海頤年堂舉行正式會談。中方出席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毅等。甦方除赫魯曉夫外，參加會談的有甦斯洛夫、葛羅米柯、波諾馬廖夫和安德羅波夫。會談的中心議題就是中印邊界沖突問題。
　　赫魯曉夫好似公正地說：“你們中國應該和印度搞好關系，印度是一個中立國，尼赫魯是比較開明的，應該團結他。發生中印邊境軍事沖突是不對的。由于領土爭執而發動戰爭是不值得的。”
　　後來被赫魯曉夫誣稱為“中共放出來的一只虎”的陳毅首先站起來反駁：“你怎麼能這樣說呢？分明是印度挑起這場沖突。印度軍隊越過其邊界，也越過麥克馬洪線，在中國邊境內建立哨所，向中國邊防軍開槍。”
　　周恩來也不客氣地補充說：“印度開槍射擊6個小時以後，我們才還擊，怎麼能說是中國挑起的呢！”
　　陳毅接著氣憤地指責赫魯曉夫：“你們9月9日發表的那個《塔斯社聲明》，是偏袒印度、指責中國的。”
　　赫魯曉夫抵賴：“我們根本不知道情況，印度說你們打死了他們的人。”
　　陳毅：“我們9月6日給你們打了招呼，你們應該知道這個情況。9月8日你們跟我們說擬發表《塔斯社聲明》，我們勸你們慢一點，并且告訴你們，我們中方也要發表一個文件，請你們看了我們的文件以後再表態。退一萬步說，就算像你說的你們不了解情況，那麼你們也應當慎重些，等弄清情況再表態。但是，你們根本不听我們招呼，急急忙忙搶先發表了你們的《塔斯社聲明》，這是為什麼？”
　　雙方你來我往，氣氛頓時緊張起來。赫魯曉夫滿臉漲得通紅，指手畫腳起來：“我雖不知道你們的情況，但是印度有一個士兵被打死，一個士兵受傷，這就證明你們不對。”
　　陳毅眼楮瞪得　圓，怒不可遏：“你我都是打過仗的人，誰死傷多并不能說明誰就對，這個道理你不懂嗎？”
　　周恩來表態說：“我們不去占人家一寸土地，也不能讓人家占我們一寸土地，我們絕不能干那些喪權辱國的事情。”周恩來再三強調，“中方對印度一直采取團結的政策，但對它不講理的地方，對它違反國際公約的事情，則要反對，要斗爭。斗爭的目的是為著要團結它，不能一味遷就它。”
　　陳毅緊接著說，《塔斯社聲明》就是遷就主義。赫魯曉夫越加激動，指著陳毅叫起來：“我怎麼是遷就主義？你們才是冒險主義、狹隘民族主義。”這又引起陳毅、彭真尖銳的駁斥……
　　在整個爭論過程中，毛澤東始終閉口不言，他厭惡赫魯曉夫的做派，知道說什麼都是“對牛彈琴”。只是到會議快結束時，他才很克制地說：“這個問題還是要把事實搞清楚。別的事情我們管不了，對有關中國的事情，我們希望甦聯同志能夠听听中國的意見，把情況搞清楚，預先向中國打招呼，同中國商量，再對外公開表態，這樣比較好。對尼赫魯，我們還是要同他友好，還是要團結他。我們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為天下先。但是誰要欺負我們，那是不行的。誰都不行。”毛澤東講話一板一眼，表情嚴肅，但語氣委婉。
　　如此，赫魯曉夫只好吐了口氣說：“既然這樣，那就沒有什麼可以再談的了。”會談終于不歡而散。兩天後，赫魯曉夫一行離京回國。
　　赫魯曉夫從北京回到海參崴後，10月6日發表演講，不指名地影射攻擊中國：“像公雞好斗那樣熱衷于戰爭，這是不理智的。”回到莫斯科以後，他10月31日在最高甦維埃會議上發表演講，再一次不指名地攻擊中國是“冒險主義”、“不戰不和的托洛茨基主義”。這表明，赫魯曉夫對中印爭端的態度并沒有改變。
　　毛澤東幾經權衡，終于定下“打”的決心
　　1959年11月，中國政府最高層的決策會議在杭州舉行。參加杭州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彭真、胡喬木等人。會議主要討論如何避免中印邊界沖突和流血事件。會議首先由總參謀部的雷英夫匯報一個時期以來中印邊界不斷發生的流血事件。并說明，中印邊界的我方指戰員已經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然後提出了總參和外交部共同研究的避免中印邊界沖突的幾項措施。例如不許打第一槍，不許還擊，等等。毛澤東听著匯報，面色肅然地抽著煙。
　　當雷英夫講到一些部隊避免沖突的困難和一線指揮員的要求時，毛澤東摁滅了煙蒂，插話說：“我們有些同志打了幾十年的仗，可還不懂得一個起碼的道理：兩軍的邊防戰士一天到晚鼻子對著鼻子站在那里，手里都拿著槍，一扣扳機，子彈就會打死人，沖突怎麼能避免呢?”因此，他提出實行隔離政策，雙方各自後撤20公里，如印方還不干，我單方後撤。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在這次杭州會議上，中央確定了避免邊界沖突的隔離政策。
　　1959年11月7日，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致函印度總理尼赫魯，建議兩國武裝部隊立即從實際控制線各自後撤20公里，脫離武裝接觸，同時建議兩國總理盡快舉行會談。
　　但是，印度總理尼赫魯竟拒不接受，反而認為中國軟弱可欺，加劇了在中印邊境進行的武裝挑釁。在尼赫魯拒絕中方建議之後，為了兩國的共同利益和亞洲及世界的和平，毛澤東決定：中國部隊單方面從中印邊境後撤20公里。
　　1960年1月，中方又下令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即在我方實際控制線20公里內不開槍，不巡邏，不平叛，不打獵，不打靶，不演習，不爆破；對前來挑釁的入侵印軍，先提出警告，勸其撤退，勸阻無效時，才依照國際慣例解除其武裝，經說服後，發還武器，讓其離去。
　　中國軍隊的這一系列措施，在國際輿論界反響強烈，普遍認為中國軍隊所具有的忍耐和克制，是著實讓人驚嘆的。
　　自從中國政府單方面命令軍隊後撤20公里，已快兩年了。兩年來，印度軍隊不僅沒有絲毫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地向中國境內進攻。1960年4月，周恩來飛赴新德里，同尼赫魯舉行邊境問題高級會談，尼赫魯態度無絲毫轉變，再次向中國提出領土要求。那是12.5萬平方公里相當于一個福建省大小的中國領土啊，中國政府豈能拱手相讓?1961年，中國政府多次向尼赫魯提出和談建議，并實行隔離政策，均被一一拒絕了。進入1962年，局勢越發緊張起來。
　　6月，印度軍隊加快了武裝入侵中國的“推進”速度，東段已越過麥克馬洪線，進入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區。截至1962年8月底，印軍在中國境內部署了100多個據點。這些據點最近的距中國哨所幾十米甚至幾米遠，形成“面對面”的對峙，有的楔入中國哨所之間，有的還插到了中國邊防哨所背後來了。印度軍隊一步逼近一步，顯然要打上門來鬧事了。
　　1962年10月18日，由毛主席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會議，它將對中印邊界問題做出重大的決策。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毅、賀龍等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同時有關將領羅瑞卿、楊成武、張國華、王尚榮、雷英夫參加，外交部的章漢夫和喬冠華也到會。
　　主持會議的毛澤東要喬冠華和雷英夫報告中印邊境沖突的情況和各方面的反映。
　　他倆匯報完，周總理接著發言，他著重分析了有關中印邊境問題的形勢，說明從各方面看我們不進行自衛反擊不行了，因此建議立即進行自衛反擊作戰。會議在作了深入的分析討論之後，一致同意周恩來的意見。
　　毛澤東說：“多年以來我們采取了許多辦法想謀求中印邊界問題的和平解決，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裝沖突，且越演越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魯非打不可，那我們只有奉陪了，來而不往非禮也。俗話說不打不成交，也許我們反擊一下，邊境才能安定下來，和平解決邊界問題，才有希望實現。但我們的反擊僅僅是警告懲罰性質，僅僅是告訴尼赫魯和印度政府，用軍事手段解決邊境問題是不行的。”
　　毛澤東說完，會議便接著討論中印兩軍的實力對比和能否打得贏的問題。
　　張國華在參加完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後，留在內地養病。生活剛剛平靜一點，就被中印邊境沖突打亂了。中央領導和軍委總部不時傳喚他。
　　毛澤東問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听說印度的軍隊還有些戰斗力，我們打不打得贏呀?”
　　張國華肯定而自信地回答：“打得贏，請主席放心，我們一定能打得贏。”
　　毛澤東說：“也許我們打不贏，那也沒有辦法，打不贏時，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們自己沒有本事。最壞的結局無非是印度軍隊侵占了我國的領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國的神聖領土，這是世人皆知，天經地義，永遠不能改變的。總有一天，我們會奪回來。”
　　大家在對形勢作了一番分析研究之後，一致認為戰勝印軍是有把握的。但毛澤東一再提醒大家，我們沒有同印度作戰的經驗，千萬不可麻痹大意，一定要精心布置，打好這一仗。
　　至于反擊作戰的方案，同意總參和張國華司令員共同擬制的計劃。
　　根據總參提出的建議，反擊時間為10月20日(即這次會議兩天以後)，前線總指揮為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
　　離開頤年堂前，陳老總和賀老總都向張國華詳細了解邊防備戰情況。
　　張國華話不多：“我們已按主席說的邊防部隊在精不在多，作了調整。要打就是泰山壓頂之勢。”
　　陳老總和賀老總交換了想法，用他所特有的四川口音，響亮地說：“要挑兵選將，干部不僅要軍事上行，而且要有政治頭腦，又要勇敢。”
　　賀老總的煙斗吱吱地冒著煙，他用煙嘴的一頭點著張國華說：“如有臨陣脫逃的，就要像內戰時期那樣，抓回來，執行戰場紀律！”
　　張國華在筆記上快速地作著記號，插空提出他的建議：“我想不僅要準備反擊入侵印軍，還要準備打擊逃往尼泊爾境內叛匪的回竄。”
　　張國華又就兵力、干部、物資和思想準備提出自己的看法。
　　很快，一支代號為四一九部隊的作戰指揮機構組成了。中央的決心定下之後，張國華準備飛臨前線，具體指揮中印邊境東段達旺方面的自衛反擊戰。出發前，中南海召見他。
　　中央常委會議正在進行。毛澤東站在巨幅地圖前，一手夾著煙，另一只手作了個摟的手勢，說：“我們插進去，不打。”他變換了一下姿勢，像是自言自語：“21平方公里，2,000多人，作個願望是可以的，但事實上辦不到。”煙頭連續亮了幾下，他沉思良久，忽然噴出一口濃煙，指著印軍據點大手　了一下，同時提高聲音說道：“掃了它！”
　　說完，他自己也露出笑意。其實，毛澤東為打與不打也猶豫了好幾個夜晚。顧慮是尼赫魯當時聲望很高，軍力相比又是弱者，很容易引起不明真相的國家的同情。總參謀部發布作戰預令後，毛澤東仍在考慮打不打的問題。在分析了尼赫魯最大的王牌是中國不敢打他後，反而堅定了打的決心。同時中國將打算告之赫魯曉夫，赫魯曉夫仍持各打五十大板的態度，并沒有公開地表示反對，還向中國駐甦大使說，甦聯也得到了類似情報，如果中國遭到進攻，反擊是自然的事。而美國已把主要精力放在準備對甦戰爭上，不能以很大力量援助印度。中國外交官們也正向第三世界游說自己的觀點。此時的反擊對中國是有利的。
　　總書記鄧小平補充：“要爭取時間。”他又側過臉問張國華：“糧食夠不夠?”
　　張國華回答說：“光軍區生產的糧食還有兩億多斤。”
　　鄧小平很滿意：“好，這是有戰略眼光的。”
　　軍委秘書長羅瑞卿問道：“你有沒有把握?”
　　張國華爽快地答應：“有。”
　　“根據呢?”
　　“我們面對的敵人，是印度的王牌軍。但比不上蔣介石的主力。他長期沒有打仗，我們卻剛剛平叛，他們未到過高山，我們卻常住高山……”
　　常委會一直開到深夜，領袖們從大略方針談到枝末細節。張國華一邊強記，一邊又要提供情況，散會時，頭已疼得要裂開似的。高血壓病又犯了。他不吭氣，很快登上飛機。
　　10月18日，張國華到達拉薩的當天，軍區常委擴大會議緊急召開。先由軍區參謀長王亢傳達中央指示：“首長認為這次作戰像平型關戰斗一樣，意義重大。打得要狠，打死了還要再踩他兩腳。中央確定，前面靠西藏軍區指揮，有關戰術上的部署調整等事宜，均由張國華司令員決定。過去總部規定在50米以外不打槍不再執行。”
　　張國華站起來，傳達毛澤東的指示，他學得惟妙惟肖，包括毛澤東用手緩慢一　的動作。他講得很快，提了一連串問題後又低聲說了幾句，看來，這才是他自己要說的主要的幾句話：“事關重大，影響深遠。我的決心是：準備干掉他1,300人，根本不要考慮傷亡，1,300也好，2,300也好，打一個補一個，始終保持四個大團滿員。”將領談論戰斗預想時，總會感到格外地歡愉，即使在下命令：“為了加強指揮，我們都可以下去，必要時，副司令員可以到團里去加強。”他再次環視會場，話語里充滿了鼓動性：“現在是非常時期，一切都要圍繞打仗，一切服從前線，把自己擔負的責任落實下去，負責到底。現在北京就看我們的了，是共產黨員表現的時候了！”
　　毛澤東相信前線指揮員：“讓他打嘛！打不好重來！”
　　張國華于19日進入前方指揮所。
　　戰前，指揮所的氣氛是緊張的。他有時專心研究地圖，有時離開地圖踱著步子深思。“慎重初戰”是個很不好駕馭的車頭。初戰必勝又是最起碼的要求。與印軍畢竟是初次交手，它是“太極派”，還是“少林派”呢?估計不會有國民黨的主力強，但也不能估計過低，要貓當老虎打，像對付國民黨的中等部隊。當時上級有一種意見，為了慎重，只打敵其一點，吃掉敵人一個營。這是個很保險的方案。張國華考慮再三，吃掉一口營，不痛不癢，要吃就吃它一個旅！
　　當他把這個想法告訴另一位領導時，另一位領導渾身震了一下：“這太冒險了！萬一……”
　　還有一位領導不無擔心：“現在仗要打大了，是不是戰役發起時間向後推遲兩天，以便部隊做好充分準備?”
　　張國華沒有表態：“看看部隊準備情況吧。”
　　陰法唐政委代表新組建的四一九部隊師團兩級領導再次進言：“張司令員，戰役發起時間不能推遲！”
　　“理由呢?”張國華不露聲色。
　　“我一萬多人進入戰場，在森林里隱蔽了一天一夜，不動煙火，再推遲兩天很容易暴露作戰意圖。那時再進攻還有什麼突然性！”
　　張國華一拍桌子：“不再推遲，要讓敵人還沒穿褲子就當俘虜。”
　　兩種意見反映到中南海。有的領導也認為張國華是冒險。毛澤東不喜歡墨守成規，把另一種意見的文稿推到桌子另一邊，頗有慍色：“他是前線指揮員，讓他打嘛！打不好重來！”
　　方案定了，干部會上，他激越的聲音把出擊前的喧鬧壓下去了：“現在當面敵人不是1,300，而是2,500，準備打它3,000，如再增援就按它5,000打。3至5天解決問題，不要怕傷亡，準備傷亡2,000，要打得好，打得快，速戰速決，務必全殲。打起來不受'麥線'約束，但要報告中央。打不好是前邊的人負責，補給不好是管後勤的人的責任。哪個搞不好，要追究哪個人的責任。打不好，消極說法是未完成任務；積極說，是不夠共產黨員條件。”
　　會後他毛澤東布置，要多準備些豬肉，要把各團電影組組織起來，把軍區文工團調來前方，以勵士氣。
　　10月20日7時30分，東方剛剛露出魚肚白，解放軍的炮火鋪天蓋地地向入侵克節朗的印軍陣地傾瀉，到9時30分，印軍的第一個據點被攻下。到晚上8時多，克節朗戰役即告結束。張國華聳聳肩，笑了：“這樣容易取得的突然性，我當兵33年，還是頭一次！”
　　23日，中央致電稱贊：“作戰部隊在高原嚴寒的困難條件下，斗志昂揚，艱苦卓絕，勇　作戰，干脆地殲滅了敵人。”軍區前指剛剛收到這一鼓勵電，還沒來得及轉發，又收到中央收回該電的通知。張國華心口一緊：出什麼事了？等他收到第二份電報時，心中的疑團還是沒有解開。後一封電報只比前一封電報多了兩句話。一句是“捷報頻傳”，另一句是頗帶感情色彩的“中央、軍委極為高興”。為什麼又收走前封電報呢?張國華估計，看這口氣，很像是毛主席親自加的兩句話，毛澤東的高興溢于言表，他希望電報能更大地鼓勵前線士氣……是的，一定是的！
　　在短短一個多月時間里，張國華指揮的兩次戰役和一些零星戰斗都取得了勝利。殲敵三個旅，生擒包括王牌旅長達爾維和另一名準將旅長辛格，共斃、俘敵7,000余人，占整個中印邊境反擊戰戰果的80%。中方作戰部隊也付出了代價，傷亡1,460人。重要的是，在和平時期取得了作戰的經驗。戰後，許多戰斗骨干被輸送到其他部隊。1963年，張國華還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為中央警衛團抽調了12名參加過戰斗的連排長。
　　毛澤東的結論是：撼山易，撼解放軍更難
　　1963年2月，張國華回北京參加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秘書通知他，主席要親自听他匯報。張國華有些發　：“叫別人匯報吧。”
　　“不行，主席點名要听你講，說你一直在前線，最有發言權。”
　　張國華心里忐忑不安。他知道主席听部下匯報時，最喜歡插話提問，即興發揮。他生怕哪個細節疏漏，對答不妥……也只好加緊準備匯報提綱。準備完了，他還覺沒把握，就把提綱送軍委秘書長羅瑞卿審閱。羅秘書長在上面批了幾個字：“此件看了，很好，請照此向中央工作會議匯報。”
　　2月19日下午，匯報會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當他走向懷仁堂講台時，那安然自若的神情忽然間又變得緊張起來。好像所有的目光都向他射來，對著他笑。
　　他朝左邊一看，又朝右邊一看，自己的座位竟被安排在兩位主席——毛澤東和劉少奇中間。他也記不得是怎樣走到自己座位上去的。只記得人在太緊張時反而拋棄了一切雜念。他開導自己：麥克風又不是機關槍，怕什麼！反正是我親身經歷的事，就照直說。
　　他談到有些部隊參戰太倉促時，毛澤東果然插話說：“那個五十五師，從青海的西寧出發，用卡車送，就是在路上動員的，差不多一到就打。一三師在四川是個生產部隊，放下鋤頭就上車，一到就打，就在汽車路上做動員工作，很倉促。”毛澤東一指張國華說：“就是你這個將軍也是臨時派去的嘛。”
　　毛澤東鼓勵張國華繼續說。當他說到“這場斗爭是一場錯綜復雜的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時，毛澤東又愉快地插話：“要注意軍事，只搞文，不搞武，那個危險。各大區、省委的同志都要準備打仗，要練兵，每年要有8個月。”毛澤東側過臉，笑眯眯地望著張國華半開玩笑地說：“你也是書記嘛！一打仗，你那個病也就好了。”毛澤東磕磕煙灰，又補了一句：“當然有病還是要治的。”
　　張國華接著說：“中央軍委和總部在作戰中的每一重大轉換時節，都給我們做了及時、具體又詳盡的指示……”
　　毛澤東插話：“我這次是參戰了的。還有少奇、總理、小平……”
　　張國華匯報說，這一次打近仗多，毛澤東說：“要注意近戰、夜戰。對帝國主義，我不相信近戰、夜戰我搞不贏你。在朝鮮戰場上美國人怕近戰、夜戰，怕手榴彈，怕拼刺刀，怕幾十公尺或者一百公尺這樣的射擊。”
　　張國華：“在交通運輸上，我們是依靠土法，依靠自己，依靠群眾。沒有空軍支援，靠地面；沒有公路，靠人、畜；沒有體積小、重量輕、有營養的干糧，靠糌粑……”
　　毛澤東：“在這一點上，他是現代化，我們是原始化。但革命的原始化戰勝了反革命的現代化。”
　　最後，毛澤東高屋建瓴地評價中印邊境之戰：“打了一個軍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軍事仗。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邊境10年的穩定。”
　　歷史完全證明了毛澤東的預見。事實上，從1962年至今，四十多年了，中印邊境一直保持著相對穩定的局面。這個局面的取得與這一仗有著密切的關系：沒有這一仗，是難以維持這麼長的和平穩定的。
　　不久，羅瑞卿將參戰部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情況向毛澤東詳報。毛澤東若有所思：
　　“過去岳飛說過，'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餓死不搶糧，凍死不拆房。'前兩句有片面性。那時金兀術說，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我要說，撼山易，撼解放軍更難。”（作者尹家民，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